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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将个体命运嵌入宏大历史

主持人：劳动者形象始终是影视创作
关注的重要领域。作为新中国摄制的第一
部长篇故事片，1949 年表现铁路工人抢修
松花江铁桥的电影《桥》，首次在银幕上正
面展示工人阶级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的
电影《血，总是热的》《人到中年》，20世纪90
年代的电视剧《外来妹》《情满珠江》《车间
主任》等经典作品，都为观众留下了历久弥
新的劳动者形象。在各位看来，这些经典作
品及其塑造的劳动者形象，为何能跨越时
代、深入人心？它们在劳动者形象塑造上，
有着哪些共通的特点？

王翠艳：正是这批作品在劳动者形象
塑造上的成功赋予它们跨越时代、深入人
心的感染力。首先，这批作品的作者都有一
线劳动的体验与经验，他们在创作时调动
了自己真切的生活积累与情感记忆，就像
鲁迅在《革命文学》中所写到的“从喷泉里
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真实自有其力量；其次，作品中的人物达到
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高度，
不唯是生动的“这一个”，同时也凝聚了社
会转型期人物命运的共性，具有厚重的内
蕴；最后，创作者善于将人物置于结构性困
境中深入展现其矛盾与复杂、困惑与纠结，
这样的形象符合人性本真而易获得共情。

梁振华：这些作品之所以拥有持久的
生命力，首先在于它们共同坚守了现实主
义的立场。无论是《血，总是热的》还是《车
间主任》，它们都没有回避时代转型的阵痛，
而是在真实的矛盾冲突中展现劳动者的韧
劲。这些形象成功将“个体命运”嵌入“宏大
历史”。观众记住的不是某个完美英雄，而是
敢于在僵化体制中突围的厂长，或是在琐碎
日常中扛起责任的车间主任。他们在克服外
部困难的同时，也在完成内心的跋涉与成
长，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进程紧密咬合的
叙事，让角色跨越年代，至今仍能唤起我们
心中对于“把事做成”的朴素敬意。共通之处
在于，这些形象身上都有一种“拙气”——不
投机、不虚空、坚实、有力量。英雄式的光环
终会褪色，但在局限中依然选择前行的勇
气，却能在任何时代都击中人心。

李啸洋：这些优秀作品之所以能成为
经典，是因为它们历经时间淘洗，成功塑造
了兼具时代先锋性与平民人情味的形象，
聚焦改革大潮中面对的各种困难和矛盾，
全景式呈现了改革时代的世风与人心。这
些作品反映的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情
形，质感扎实，创作态度诚恳。就人物塑造
而言，它们告别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大
全”的造神式的人物塑造方式，呈现了改革
一线坚韧的劳动者的高度责任感以及主人
翁精神。

主持人：新时代以来，伴随产业升级、
社会分工迭代，影视剧中的劳动者形象已
从传统产业工人，拓展到科研技术人才、新
业态从业者、新时代建设者等多元群体。您
认为这些新时代劳动者形象，相较于此前
形象，体现出哪些新的特质？近年来相关影
视作品，在塑造新时代劳动者时，呈现出哪
些共同的创作趋势？

王翠艳：影视剧中劳动者形象从传统
产业工人向科技人才、新业态劳动者等群
体的拓展，呼应了我国制造业升级、服务业
扩张以及新业态兴起的现实境况，是社会
结构变革在艺术创作与文化叙事中的必然
反映。据我观察，这些劳动者形象的塑造，
呈现出三个新特质：其一是“知识型劳动”
受到关注，作品不仅强调劳动者的拼搏奉
献，同时也注重表现他们的创新精神。《大江
大河》中的宋运辉、《麓山之歌》中的卫丞、
《淬火年代》中的柳钧，都具有上述特点。其
二是劳动者的“个体主体性”日益彰显，劳动
者的拼搏精神既源于家国情怀，同时也与其
渴望自我实现的职业理想息息相关。三是
职业叙事和情感叙事高度融合。作品中的
职业场景与职业细节更加鲜活，同时充分
融入爱情、亲情、友情等情感叙事。

梁振华：如果说过去的劳动者形象更
多是在时代转型的夹缝中负重前行，那么
新时代的劳动者则是在技术变革的浪尖上
重新定义自身。他们身上首先体现出了极
强的“主体意识”。例如《春天里》的铁振国，
从乡村闯入城市，他的“轴”与不服输，是为

了证明自己的人格与手艺能在陌生的城市
扎下根。这种由生存压力倒逼出的强悍人
格，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显著特质。其次，技
能的专业性与人的全面发展被提升到了同
等地位。这几年我们在创作中明显感到，塑
造劳动者已不再单纯写“苦情”与“牺牲”，
而是浓墨重彩地描摹他们精湛的技艺与智

慧的闪光。创作趋势上，最核心的是从“仰视
的颂歌”转向“平视的对话”。创作者真正走
近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时才会发现，他们的
故事远不止于奔波和劳作。他们用双手改变
城市，也把城市里的见闻、观念和生活方式
带回乡村；他们在进城与返乡之间穿行，连
接着两种生活，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化。

“深潜”“打捞”职业群体的独
特思维与情感

主持人：新时代劳动者形象在精神内
核、外在形象、职业叙事等方面，较之前发
生了显著转变，这背后折射出我国时代发
展与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在这种背景下，
影视创作应如何平衡职业真实与艺术表达
的关系，既还原不同职业的专业特质，又避
免劳动者形象陷入符号化、悬浮化的困境？

王翠艳：避免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与悬
浮化是任何创作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劳
动者形象的塑造尤其如此。首先要扎根现
实、追求生活质感。无论是情节叙事、人物及
人物关系设定还是场景设置，都要有生活
质感的浸润。其次要有人性深度。不仅要展
现劳动者的外部动作与行为，
更要展现其内在的情感褶皱；
不仅要刻画人与人、人与外部
环境的冲突，更要呈现人与自
我的冲突，也就是主人公灵魂
的挣扎及在行动中的反思与
成长。第三，保持叙事过程中
的“职业密度”：将劳动者置于
职业场域，让职业特有的矛
盾与压力驱动故事走向。总而
言之，要避免劳动者身份标签
化，避免刻意煽情和强行拔高
人物，避免剧作矛盾与职业处
境脱节。

梁振华：这是我们在创作
中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我时
常警醒的一点：拒绝架空和悬
浮。平衡的关键在于“深潜”与“打捞”。职业
真实不仅仅是操作流程的规范，更是该职
业群体独有的思维逻辑与情感表达方式。
在创作《春天里》时，我和刘汀、张辉等编剧
搭档在建筑工地与工友们同吃同住，才发
现砌筑工、钢筋工不仅有过硬的技术行规，
更有他们对待挫折与希望时极其鲜活的语
言。要避免符号化，就必须在这些鲜活的语
言和细节里浸泡够久。我们之所以把铁振
国写得那样“轴”，把高中写得那样“拧”，并
非为了概念对立，而是源于采访中真实人
性的启发。艺术表达要去捕捉劳动者在遭
遇名利诱惑、人生磨难时那一瞬间的犹疑
与坚守。只要我们把土壤里的根须挖得足
够深，细节里的血肉足够饱满，呈现出的劳
动者形象就自然带有行业的专业烙印，而
不会沦为空洞的赞美诗。

李啸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弘扬
主旋律的影视创作中不乏优秀的劳动者形
象，但部分作品陷入了套路化叙事的困境：
用刻意煽情的戏剧冲突制造感动，导致形象
悬浮扁平，缺乏真实的生命力。

新时代的劳动者形象塑造，应当跳出
模板化表达，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既
要传递主流价值的正向引导，也要直面当

下社会的真实图景，回应职场生态的现实
挑战，展现劳动者在时代浪潮中的机遇与
勇气。《年会不能停！》《奇迹·笨小孩》等电
影作品之所以收获青年观众的认可，正是
因为它们以鲜活的叙事折射职场生态，让
劳动者形象摆脱空洞的赞美，成为兼具专
业特质与人性温度的立体表达。

新大众文艺助力劳动叙事
广泛传播

主持人：当前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受
众审美多元化、传播方式多样化，这既为影
视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新可
能，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一背景下，劳动者
形象影视塑造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别是什
么？创作者应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王翠艳：当前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
为影视劳动者叙事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前景。机遇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
是文艺形态更为多元、生产成本更为低廉、
传播渠道更为畅通、受众审美更为包容，这
四个“更”使影视从业者拥有了更多的创作
自由，也使其作品更能精准触达受众，从而
有利于劳动叙事的广泛传播；其二是新媒
介赋权使劳动者可以借助短视频、微短剧、
微纪录片等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真正实
现了从“知识分子代言”到“劳动者自我表
达”的跃迁，劳动者的生活、情感和心灵由
此得到最为真切的呈现。

挑战自然也是切实存在的，主要是新

媒体平台的流量导向会导致劳动内容的轻
量化、娱乐化和猎奇化，快速的叙事节奏、强
烈的戏剧冲突、对人物外貌与情感的过度强
调等，都会消解劳动叙事的厚度与温度。

梁振华：机遇在于，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打破了以往精英视角的垄断。那些默默无
闻的群体，比如我们镜头下的建筑工人，正
通过短视频、新媒体等渠道以更野生、更生
猛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这倒逼我们的影
视创作必须拿出比现实更沸腾的故事来。
挑战同样严峻。在碎片化、娱乐化的审美浪
潮中，这类讲述汗水与坚守的慢叙事，很容
易被流量所稀释。我们不应去迎合快消品
式的感官刺激，而应利用多样化的媒介去
构筑沉浸式的体验。创作者要做的，是像定
海神针一样守住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同
时在形式上勇敢吸纳新语态。让劳动者形
象走进互联网语境，通过细腻的镜头，把工
地宿舍、城乡路途上的那份厚重质感传播
出去，让劳动者形象在多元审美中占据不
可替代的“质感高地”。

李啸洋：新大众文艺丰富了劳动者的
人物形象，也丰富了表达内涵的可能性。以
前的影视作品中多塑造工人、农民，今天的
劳动形态和职业身份更加多元化了，这些

职业给影视作品塑造新的劳动者形象提供
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与时代视角。当前部分
短剧创作中，存在明显悬浮、娱乐化偏差，
精品影视要避免把劳动者简单身份化。不
少短剧中出现“千亿总裁装成外卖员和富
家千金谈恋爱”的桥段，爽感是有了，但是
这与现实严重不符，只是拿身份做戏，身份
背后的劳动和精神空壳化了，影视作品应
加强在这方面的价值引领。

主持人：新时代的劳动叙事，如何更好
地贴合大众情感、传递“劳动最
光荣”的主流价值？在具体创作
中，如何通过细节刻画、叙事创
新，让新时代劳动者故事引发
广泛共情，让劳动精神真正走
进观众心里？

王翠艳：“劳动最光荣”在
影视作品中的实现，不能让剧中
的人物喊口号，而要通过鲜活的
人物、高超的叙事与真实的情感
逻辑，让观众自己得出结论。真正
有诚意、有力量的劳动叙事，需要
直面劳动过程的艰辛，唯有呈
现这一点，劳动者的形象才能
获得情绪感染力与道德感召力。
无论什么样的叙事创新，都应服
从人物情感的真实，要让观众

感受到劳动者真实的困惑与自豪、疲惫与梦
想。劳动叙事的目的，是让观众看完作品后，
对劳动更多一份温情、敬意与自豪感。

梁振华：要引发共情，首先要舍弃假大
空的套话，回到以“人”为本的叙事。在创作
《春天里》时，我深刻体会到，枝繁叶茂的生
活才是创作最好的导师。铁振国兄妹、高中
等人物，之所以能打动观众，是因为他们身
上有每个普通人都可能经历的卑微与荣
光。让劳动精神走入观众心里，不能靠生硬
的道理，而要靠“交付”的细节——比如，工
友之间无需多言的信任，师徒之间手艺的
传承。“劳动最光荣”的主流价值，应当隐藏
在人物一次次咬牙坚持的“不放弃”里。让
观众看到，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劳动
者用以对抗虚无、确认自我价值的武器。

李啸洋：创作者要知晓当下观众的心
理。影视剧苦口婆心讲劳动者的光辉事迹，观
众可能会觉得与他的实际生活脱节而选择弃
剧。观众关注一部影视作品，除了关注故事
本身，其实更希望透过其中的故事和角色，
看见自己、看见时代。新时代的劳动者故事引
发共情、传递“劳动最光荣”的主流价值，不仅
要有接地气的角色将观众代入特定情境中
去，更要有新视角、新发现、新表达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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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秋吉鲍秋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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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禹李子禹

这些劳动者形象打动人心

鲍秋吉（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重庆
数悟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技术牵头人）：

在众多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我偏爱
《山海情》《我在他乡挺好的》里那些并不起
眼的劳动者形象，这些形象悄悄塑造了我
对“劳动”二字的理解。

《山海情》讲的是一群最普通的农民和
技术人员，在干旱荒凉的土地上，一点点把

“黄沙地”变成“致富田”。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们反复试验滴灌、调整品种，一次次失
败，再一次次重来。那种“和命运死磕”的劲
头，极致体现了劳动精神：条件再差，也要在
自己的岗位上，把每一分力气都下在工作的
推进中。后来，我带队做人工智能在农业、工
业上的应用，每当面对环境恶劣、数据混乱、
设备落后这些现实难题时，我总会想到剧里
的那些人——既不浪漫化困难，也不向困难
低头，而是扎实把问题拆小，分步骤解决。

《我在他乡挺好的》中那一大群“异乡
打工人”，没有宏大口号，只有地铁末班车、
出租屋灯光下的勤恳与坚持。无论是外卖
骑手、客服，还是写字楼里的年轻人，都是
当代城市产业工人的缩影。对我触动很大
的一点是：他们表面在“为公司打工”，本质
上却是在为自己争取更体面的选择权。也
正因为如此，我在团队管理中，会更在意工
作时间的边界、公平的晋升规则和清晰的
成长路径——尊重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付
出，这是我作为劳动模范必须守住的底线。

如果说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什么最深
的印象，那就是：劳动从来不是抽象的词
语，而是无数具体的人在具体岗位上的具
体坚持。他们有情绪、有脆弱，也有倔强和
创造力。对我而言，这些影视形象带来的最
大影响，是不断提醒自己——我所从事的
数字科技与人工智能赛道的价值，不在于
概念有多新，而在于是否真正改善了一线
劳动者的处境。我们做的每一次算法优化、
每一次流程重构，最终都应体现在工人更
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合理的劳动强度和更
有尊严的生活上。

在这个意义上，这类题材作品既是镜
子，也是标尺：它们照见了这个时代最真实

的劳动身影，也为像我这样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无
论技术发展多快，脚步都不能离开普通劳动者的土地。

栾玉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京东物流快递员）：
我喜欢电影《铁人》，小时候就听家里人说过，铁人王进

喜、铁人精神，后来看了电影，让我热血沸腾，也受到很大启发。
这部电影以老一辈石油工人王进喜为原型，真实还原了当时的
恶劣环境，看的时候我感到很心酸，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影片里最打动我的，就是王进喜和工友们那股“不怕
苦、不服输”的拼劲儿。没有先进设备，他们就用肩扛手挖；
没有足够的工具，他们就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王进
喜喊出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话听
着朴实，但那股子为了国家建设豁得出去的劲头，久久震撼
着我的内心。他们把一颗心都扑在工作上，这种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老一辈劳动者最真实的写照。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快递员，看着《铁人》里的故事，我总
觉得自己和他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
比当年好太多了，但那份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劲头不能
丢。我每天骑着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风里来雨里去，
派送每一个包裹。遇到刮风下雨、因时效延误面临客户不理
解的情况时，只要一想到王进喜他们在荒原上“啃硬骨头”
的样子，我就觉得眼前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必须得坚持
住、扛下来。

《铁人》这部电影让我明白，劳模精神不是凭空而来的，
是从一代代劳动者的实干里传下来的。无论时代怎么变，岗
位是什么，只要我们守住初心，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到极
致，就是不平凡的。

李子禹（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机车车
辆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高级技师）：

作为一名投身高铁智能制造事业的产业工人，电视剧
《铁马豪情的日子》给了我很大触动。剧中，老一辈铁路工人
是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典范。他们面对民族工业的积贫积
弱与技术封锁，未曾退缩半步，从长辛店机车厂到祖国各地，
他们用双手检修机车、以匠心攻克难题，在战火纷飞与艰苦
岁月里点燃实业报国的奋斗火种。他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
秉持“当大工匠、修最难机器、造最好火车”的坚定信念，生动
诠释了老一辈产业工人的不屈不挠与自强不息。这种直面困
境不低头、扎根岗位肯实干的态度，深深影响着我，也让我懂
得，劳动是攻克难关的底气，坚守是成就不凡的根基。

如今我投身高铁制造，更真切体会到这种精神的传承
力量。高铁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再到中国高铁领
跑全球，背后是无数工程师、技术工人在实验室反复钻研、
在生产线精益求精的日夜深耕。他们紧盯精密零件公差、打
破核心技术壁垒、筑牢质量防线，这正是新时代产业工人对
铁路工匠精神的延续，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坚守。

我愿将《铁马豪情的日子》等优秀作品承载的劳动精神
融入高铁建设岗位中，以青春为笔、劳动为墨，把个人成长
与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紧密相连。深耕技术、苦练本领，在
平凡岗位中追求不凡，为中国高铁自主创新、装备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的新时代劳动者。

近年来，一批以劳动者为主角的影视作品脱颖而出。《山海

情》《大江大河》《奔腾年代》《麓山之歌》《春天里》等作品以鲜活的

劳动者形象为载体，生动镌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历程。值此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本报邀请三位深耕影视创作与劳动影

像研究的创作者、学者，共同探讨影视作品中劳动者形象的塑造

与变迁，深入挖掘劳动叙事的时代价值，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

上创造不凡的劳动者。 ——编 者

《山海情》剧照


